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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江苏省北部的县城，今年四十八岁的我，有二十多年的病史，从结婚第二年生下女儿以后开始有病，到三十岁时又得了高血压，后来又得了冠心病、糖尿病，药没断了吃，还年年添病。


想想自己年纪轻轻却病魔缠身，何时是个头啊！痛苦极了，就找大姐哭诉一番。大姐炼法轮功，曾劝我炼。因为共产党在打压，我看了电视上播的，没听大姐的。到二零零八年，我旧病没治好，又查出了胆结石和腔隙性脑梗塞。我绝望了，常常担心晚上睡下不知第二天早上还能不能起来。


大姐看到我的痛苦，又向我讲真相。我想想大姐当初也是因为出现脑血栓症状，右腿没有知觉，结果没花一分钱，炼了八个多月的法轮功好了，这么多年不仅没有病，还越来越显年轻，再看看自己……


零八年秋天，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和大姐学功，大姐教会我炼功动作，又给我一个MP3让我听法轮功师父的讲法。一听讲法我才明白，法轮功都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修心向善，哪里有不好啊？还明确讲了禁止杀生和自杀，怎么可能象电视演的自焚呢？我越听越觉得好，后悔以前信了电视的谎言，没能早点炼功。


我刚听完一遍讲法，就开始头疼、头胀、鼻涕眼泪直流，下身奇痒，持续了三天才好。隔了三天又开始了，又持续三天。我知道这是清理身体。从此以后，我感到浑身发轻，真的感到了没病的滋味是什么。我高兴地哭了，从心底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我把感受告诉丈夫，丈夫也受了中共谎言宣传的影响，有些半信半疑，但不反对我炼功。半年后我不用吃药了，就把剩的药全扔了。以前因为糖尿病不敢吃米饭，只能吃老家人专门给我做的粗粮煎饼，现在什么也不用忌讳了；以前因为吃药，我的脸虚肿黄胖，现在认识的人都说我的脸白里透红，我自己也感觉皮肤细腻了。上学的儿子看到我的变化说：法轮功真好，放假了也来炼。丈夫也彻底信了。他还相信中共迫害善良必遭天谴、“天灭中共，退党团队能保命”，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我现在非常幸福。


我时常想：中共为什么要撒这弥天大谎啊？如果没有这场迫害，会有多少象我这样的人受益啊！我多想让所有的人看到我的神奇变化，真正为自己活一回！◇





图：参议员麦登（左一）向法轮功学员颁发联合决议正本











用海外信箱给ip@dongtaiwang.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突破网络封锁，看真实的世界！ 





员王金珍和我一起在106室罚站；刘炳兰和牛坤霞在108室罚站。王金珍身体不好，站了一会受不了，出去找刘子维要求照顾，刘子维挑动她找我，她一回来就拼命折腾我，往墙上撞我…… 


那次被打后，我身上、头上、脸上都是伤，我感到自己左侧脸颊骨头已经破裂变形，内血管破裂，血直往外涌。刘子维又关了我三天不让出屋，在监舍大小便，一天只给两个馒头，几根咸菜……，三天后我才在厕所的镜子里看见自己，整个左边脸肿得像猪头一样变形，左眼的白眼球布满红红的血点，看起来就像血球，上下眼皮全是紫色，身上也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未完待续）





石家庄革新街办事处伙同居委会骚扰王玉英、王云曼等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河北省石家庄市革新街办事处伙同所辖革新街居委会、泰安小区居委会有关人员骚扰法轮功学员王玉英、王云曼等，强迫写认识。并无视这些善良民众的基本人权，公然违背国家有关法律，扬言要送洗脑班迫害等等。


天灭中共在即，江泽民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已被国际法庭判有罪，并已发出逮捕令。慈悲善劝革新街办事处有关人员赶快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给自己与家人选择美好未来！ 


参与的有关人员：


革新街办事处：　 段 某


泰安小区居委会：　王 某　 赵主任　 








灌完食，刘子维还让我们在墙边罚站到天亮，她的邪性至此不息，竟又命令同屋被劳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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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见证





加拿大多伦多盛大集会  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新唐人亚太台信号来自中新1号卫星，经度88。本振频率：05150，用GCF—2900A 高频头：下行频率：03679；用GCF—2007


高频头：03689。符号率：03000。极化方式：垂直，零刻度指向5.25 点钟位置。水平，零刻度指向2 点钟位置。





历史图片： 一九九八年五月长春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











古代邻里故事





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以道德和伦理调节人与人的关系，包括邻里关系。古语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古人认为，与人为善是处世的原则；行善、行道之人，才是真正有福的。


司马徽让猪 


东汉时的司马徽，是一位善于识拔贤才的有名学者。有一次，邻居走失了一头猪，因为司马徽家的猪和走失的猪相似，就误认为是自家的。司马徽并不争辩，说：“是你的你就拿去。”邻居便毫不客气地把猪赶回家。过了几天，邻居从别处找到了自己的猪，很抱愧地把误认的猪送还。司马徽不但没责备他，反而说邻里间发生这类误会并不奇怪，还赞扬他懂道理、知错能改。邻居听了十分感动。后来人们称司马徽为“水镜先生”，以赞扬他清雅、纯明的品性。 


訾汝道善施 


元代时德州齐河人訾汝道，平日乐善好施，以善行闻名乡里。同乡刘显等人贫困无法维生，訾汝道一一分给他们一些田地，让他们收地租维持生活，直到他们终老把田地收回去。有一年瘟疫流行，当时人们传说吃一种能使人发汗的瓜，病就好了。訾汝道买了很多瓜，带上粮食，不顾被传染的危险，一户户亲自送去，救治了很多人。他曾经在春天把麦子、高粱借给人，等到丰收年景再收回，不收利息；如遇到歉收之年，借债人无粮偿还，訾汝道就把借券焚烧了，不要他们归还。


他对家人说：“积累粮食本来就是为了防备饥荒，所以如果遇到灾荒年景，一定要帮助贫穷的乡亲。” 


古语云：“里仁为美”、“睦乃四邻”、“与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须有益于人，便是善人”，指出人们做事要以道义为衡量原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这是人德行修养的体现，播种善因，使社会拥有和睦温暖的人伦关系，这也是社会正义的基础。（文／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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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三日，约一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皇后公园举行大型集会游行，庆祝法轮大法传世十八周年，越来越多的人走入修炼。


来自加拿大的油画家苏姗.魏莲丝说，她去年六月看见法轮功学员在演示功法，她去试了一下。“刚学第一个动作，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高层次的气功，因为我即时感到了那种平和、轻松及愉快。”她说，“我一生中一直在寻找一种纯净的东西。当我找到法轮大法时，我马上知道，这是正法。”当时的魏莲丝已经被癌症折磨了七年，她说，严重的时候，因为剧烈的疼痛，卧、坐、站、行都坚持不到五分钟。有时甚至出现临时失明。“我很怕，因为我是一名画家，却不能站起来画画。”修炼法轮功后，她马上感到身体在改善。约三个月后，她恢复了健康，可以正常工作及学习了。魏莲丝十七岁的儿子奥塔博说，看到母亲身体的变化，以及心情及脾气变好，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


法轮大法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在中国公开传出，“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使学炼者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普遍提高。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十八年来已弘传世界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是一名中国大陆省政府机关的处级干部，今年五十八岁。九十年代气功热，在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很流行练气功，因为大家的生活已经比较优越了，就很注重身体的健康保养，而气功健身已经被科技界证实了具有超常的效果。


九九年三月，一位同事向我介绍说：现在有一种功叫法轮功，健身效果最好，功法简单，还教人向善。清晨我到家附近的公园里去学，当场就有人教，还是免费的。学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强的能量流，全身都很舒服。


以前为了健身，我学过多种气功，可是越看《转法轮》（法轮功主要著作）越觉得与众不同，以前学其它功时不明白的事、包括我看宗教书籍时解不开的疑问、从儿时一直到大学也没有解开的对宇宙、生命的一些迷惑，在这本书里都明明白白地得到了答案。书里的文字浅显易懂，道理却深奥博大，我很震撼，觉得这个功确实不一般。


刚看《转法轮》的时候，看到里面说：“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回顾过去，我真是在“你争我夺”中度过的。


多年的政府部门工作，我早已习惯了官场的黑暗，自己也在随波逐流。比如以前请客吃饭等等一律用公款，同事都这样做。记得学法轮功以后有一次吃饭，付钱的时候想：不应该象以前那样了。其实所谓的“公款”是谁的钱？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共产党本身并不创造什么价值。想到《转法轮》里讲的“得”和“失”的关系，我就决心不用别人的钱了。


但是掏钱的时候真难受，这么多年了，早已忘了掏自己钱的滋味。真是身上的肉和骨头都疼，不是形容，是真疼。那次是顶着难受劲儿，硬是自己付了钱。


可是回家后，浑身前所未有的轻松。后来花自己的钱就不那么难受了。那时我把皮包分成两格，一格装自己的钱，一格装“公款”，办私事


绝不用公款。再后来，花自己的钱成了习惯，包括我个人写信都不用单位的信封。也没人监督，就自然而然想到法轮功，然后就凭着良心做了。从那往后觉得活得特别明白，特别坦荡，每天都是从心里往外的舒畅。十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女士都爱做美容，我也


没有做美容，可是多年没见的人都惊奇地问我：“年轻多了，脸上怎么不长皱纹呢？”


节假日是中国大陆政府部门的“收礼”季节。以往年度检查工作时，下属单位为了要“政绩”，都要对我“表示”一些钱物；下属单位为了申请工程项目，也给我送钱，等等。学法轮功后我一律拒收或退回。有一次，海边的一个下属单位送来鲜鱼，不好退回，我就折钱退回。我也不用公车办私事，有时碰巧用了，就折钱帮助贫困地区。一开始送礼的人看我不收，走路见着我就躲着走，担心我到时候不“关照”他们。在考评干部时，我看工作、看人品、看道德，一碗水端平，他们也就放心了、不送了。有人跟我说：“领导要都象你们法轮功这样，社会就好了，国家就好了！”


单位里的年轻人，以前有不会的工作不敢轻易问，因为别人故意告诉错误的做法，然后等着看笑话。他们对我却很信任，有私人话也和我说。


政府机关每年要评选“优秀公务员”，这个靠大家投票选举，不和利益挂钩。退休前，我连续六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最后那年，只干了半年就到退休日子了，大家仍评我为年度优秀公务员。这是同事们的真实心声。其实修炼的人早已淡泊了名利，但是我从中看到，人们内心深处还是向往那些纯真、美好的东西。


在法轮大法修炼中，我得到了身心健康，我也知道大法修炼的博大精深内涵是远远超越于此的。真心希望人们能去了解真相，我想每一个善念尚存的人都会感受到真、善、忍的美好。 (文／归真）◇




















诗歌：记住


◎大陆法轮功学员


心是一朵莲，轻轻唤有缘。


迷世莫沉睡，末劫有良言。


记住大法好，生命到永远。


身是一叶帆，双桨不停闲。


大戏幕将落，真相送眼前。


记住大法好，随我返家园。





明　慧　周　报---石家庄版　　第4版      第95期    2010年6月2日 





那次看见我被吊铐的人，除了师江霞、王伟卫等警察之外，其他被劳教人员如朱丽英、刘娟、海霞、贾海琴、大柱等人都因各种原因在吊铐我时到储藏室去过，尤其一个外号大柱的被劳教人员，警察让她每天早晨到储藏室打扫卫生和擦除我被折磨失禁的小便。此外，那些天，几个来储藏室给门子刷油漆的油漆工也是那场惨无人道迫害的见证。 


（2）在我被吊铐期间，刘子维还把来自保定的刘炳兰也吊铐起来迫害。刘炳兰被吊铐的地点是115室，竟被吊铐达15天之久。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的两只脚也是肿得跟馒头似的，穿不进鞋去；脸色都是大片大片的灰黑色，眼皮上还有血点，这些伤都是刘子维打的。她被吊铐的头一天，刘子维就让刘娟揪住她的头发，然后她自己用鞋底用力猛抽刘炳兰的脸，把脸都打成了紫色。 


3、 奴役、撕掉上衣电击、电棍打头以致血流如注、恶意滥用灌食残酷折磨…… 


在储藏室被吊铐9天后被放出来，不顾我和刘炳兰伤势未愈，刘子维就开始想尽办法对我们进行体罚，随意没完没了增加劳动量。先是大厅、楼道、水房、厕所、澡堂、晾衣房、储藏室每一天各打扫一遍，后来增加到每天打扫三遍。全队要是下地干外面的活，我们还得下地，后来又增加了倒垃圾和擦玻璃，所有玻璃、电扇、灯泡灯管等等都要擦干净。2008年12月10日左右，刘子维又让人拿来两大包警察的私人物品强迫我们用手洗，我和刘炳兰告诉她们，别人5：30起床我们就得起来，别人10：00睡觉，我们还有大量的活没干完，已经没有睡眠的时间了，所以警察私人的东西我们不能洗。 


话传到刘子维那里，刘子维带着朱丽英和刘娟来了，上来就把刘炳兰打倒在地上。刘子维在水房打刘炳兰时，普教王金珍、牛坤霞都在旁看着。而后把刘炳兰和我拽到108室。她也是个女人，但她竟然疯狂的把我们的上衣撕下来，让我们俩人赤裸上身，抄起刘炳兰的板鞋没头没脑的往我们身上乱打一气，使我和刘炳兰身上到处是红肿和青紫。刘子维又命令小队长拿来电棍，电我的乳头，为防止我躲闪，她们把我的两手铐在铁床栏上，拿电棍顶在我乳头上放电，然后又用电棍滚我的后背不停地放电……疯狂暴虐的刘子维如同邪魔附体，用电击折磨那么长时间后，竟又揪住我的头发，开始抡起电棍猛力乱打我的脑袋，直到把我的脸和鼻子打破，鲜血像喷水一样流到我肚皮上、身上、地上，才让别人端来水泼到我身上，擦我身上的血。之后还不罢休，刘子维宣布要给我们灌食！不是因为我们不吃饭或者吃不了饭给我们灌食，而纯粹是为了折磨迫害我们，增加我们的痛苦、作为一种刑罚给我们灌食，并借此扣钱。刘子维说“你想吃就吃，想干就干？（不饿也给你们灌食）这叫灌食加餐！”在劳教所医院，刘子维等人先把我按倒在床上，强行插上鼻饲管，用针管通过插在鼻子里的管子灌盐水奶粉。给我灌完了又灌刘炳兰，每人还强扣取灌食费60元。 


灌完食，刘子维还让我们在墙边罚站到天亮，她的邪性至此不息，竟又命令同屋被劳教人员王金珍和我一起在106室罚站；刘炳兰和牛坤霞在108室罚站。王金珍身体不好，站了一会受不了，出去找刘子维要求照顾，刘子维挑动她找我，她一回来就拼命折腾我，往墙上撞我…… 


那次被打后，我身上、头上、脸上都是伤，我感到自己左侧脸颊骨头已经破裂变形，内血管破裂，血直往外涌。刘子维又关了我三天不让出屋，在监舍大小便，一天只给两个馒头，几根咸菜……，三天后我才在厕所的镜子里看见自己，整个左边脸肿得像猪头一样变形，左眼的白眼球布满红红的血点，看起来就像血球，上下眼皮全是紫色，身上也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4、不允许去医院看伤、留下伤残、生命一度垂危、恶意加期…… 


自从2008年12月10号被毒打后，我的伤势很长时间不见好转，一直头痛、头晕、不能睁眼、恶心、心慌；整个后脑、左脸包括颧骨、鼻梁、眼睛、眼眶都难受得厉害，左颧骨、左眼憋痛难忍，怀疑是骨头被打得变形了，挤到了眼睛，耳朵也几乎完全失去了听力，身体状况明显越来越差。在消肿之后，我的左脸颊出现一个明显的凹坑。我找刘子维提要求，请她允许我到外面的医院拍片子看看是怎么回事，但刘子维不给安排，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她是以这种方式隐瞒她虐待与伤害我的罪行，不让外面的人看见，对我是死是活她是毫不在意的。 


拖到2009年11月的一天，刘子维休假了。由于我和我的家人强烈要求劳教所给我看病，当时管事的警察叫来劳教所医务室一位姓马的大夫，询问了我的病情。但刘子维休假回来听说此事，对我向马大夫说出曾经被打一事十分恼怒。她竟然恼火的质问我说：“谁打你了？谁打你了你找谁（闹）去呀！你在这里这么长时间还不懂这些？我还想给你看病呢，（可是）你会说人话吗？”在她看来，我把她打我的事实话实说就是“不会说人话！”。因为我一直没有向她做出今后不再提她打人的事的保证，不管所里大夫和别人是什么意见，她就是不允














许我到外面医院去看病，使我一直没能得到治疗。不仅如此，刘子维还打击报复逼我带病不停地做奴工苦役，有一次竞逼迫我拖着病体罚站了两天两夜，这样的环境和待遇，致使我的病情在后期恶化得很厉害。离开劳教所前夕的那些日子，我的身体出现好像全身不过血的症状，晕眩、睁不开眼睛、非常怕冷，不停地咳嗽，全身不由自主地抖个不停，后来就病得起不了床；肚子也存不住东西，前面吃了饭、喝了水，后面马上就要去厕所。刘子维看见我这样，她还要折磨我，规定我每天只能去三次厕所，为执行她的规定，我被迫又三天不敢吃饭……身体每时每刻都在痛苦中煎熬，在我好不容易熬到劳教到期的日子，刘子维依然因为担心我出去看病，会揭露她对我犯下的罪恶，又找理由给我加期一个月。 


2010年1月19日，我被人搀扶着走出了劳教所，活了下来。而刘子维对被关押人员作出的那些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也一直被隐瞒着、封锁着。她敢于如此逞凶，是因为主管副所长冯可庄背后授意撑腰，做坚强后盾，她们属于共同犯罪。 


以上陈述，都是事实。作为警察刘子维，冯可庄执法犯法、执法犯罪的直接受害人，我强烈请求检察院和执法监察机关立即对她们的犯罪行为立案进行调查，并对其犯罪行为依法进行查处，以伸张正义！我相信，不论刘子维，冯可庄怎样胁迫受害人为其隐瞒罪行，不论刘子维们怎样利用强权试图迫使受害人失去投诉的机会和条件，只要你们认真负责，真正履行你们的天赋职责，犯罪分子的任何抵赖和掩盖都是徒劳的！纸里包不住火，邪不胜正，天理如此！请求你们不要无视我们作为受害者的投诉，不要不作为！ 


急盼能及时答复！ 


控告人：刘丽 


2010-5-20 














图：李洪志老师荣获93年健康博览会“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新泽西州参众两院联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美国新泽西州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联合决议中写道，修炼法轮大法可增进修炼者的健康、净化心灵、提高心性，增进了修炼者的悟性。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已有数千万人修炼法轮功，他们的健康有显著的改善，精神得到升华；自从法轮大法在花园州（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开传以来，法轮大法感动了众多新泽西州的居民，炼功点遍布全州。新泽西州参众两院决定，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表彰新泽西州法轮大法修炼者为这一上乘修炼功法所尽的义务和奉献。◇








强烈要求查处河北省女子劳教


所刘子维等违法犯罪人员（二）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我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东方健康博览会”，代表“石家庄市人体科学研究会”去考察、邀请一位气功大师到河北石家庄市传功，借这个机缘我第一次有幸亲眼见到了李洪志师父。 


到了“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我走到法轮功展位那儿，随手挑了一本书，想请师父签字。要求签字的人是那么多，我站到排队的旁边，不知怎么办时，这时听见师父让我把书给他。我把书举过排队人们的头顶，师父把手伸过来，在攒动的人头上接过书，签下“李洪志，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签完字后师父又微笑着把书绕过排队的人头递给我。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刻。 


第二天我们找到“东方健康博览会”的主办方中国气功协会，问主任费德泉哪个功法好，他给我们大力推荐法轮功。我们就代表石家庄人体科学研究会与师父签订了到石家庄传功讲法的合同，传法时间是一九九四年三月三日。 


博览会期间，我把整个会场逛了一圈，大厅左边的三分之一是各种气功摊位，中间是全国各地的中西医名家坐诊的摊位，右边是磁疗、医疗器械的摊位。其它的摊位人都不是太多，人最多的就是法轮功的摊位，挤得水泄不通，好多人往里挤也挤不进去，从开始到最后一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展位前排了三行队，队排得很长，一直排到博览会大厅的门口去了。


来找师父治病的大多是全国各地的疑难杂症，有轮椅推着的，有担架抬着的，还有一对农村来的夫妇用铁架子抬着孩子去的。不时从法轮功摊位拥挤的人群中传出 “法轮功能治病”、“法轮功治病快”。不时地听到法轮功摊位的鼓掌声、喝彩声、感激道谢声、哭声，“（病）好了！（病）好了！”“真神奇啊！”等喊声。还看到了下跪的，磕头的喊“恩人啊！恩人啊！”，带着哭音喊：“救命恩人啊！”“活佛再世！”这是我看到的一幕幕真实的情景。 


到了博览会的最后一天上午，大厅里中间中西医摊位的医生，右边的卖医疗器械的人都丢下自己的摊位找师父治病去了。我问一个老中医：“你为什么还找气功治病？”他脸一红，说：“他（指师父）能治根儿，我治不了。”因为这个中医给我把过脉，治过病，最后他说：“你还是找气功治病吧。” 


博览会最后一天下午，师父在礼堂做学术报告，师父把报告会的门票收入捐给了见义勇为基金会。


下午博览会主办单位开评奖会，李洪志师父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在该届博览会上师父是获奖最多的气功师。 (节选自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登《法光耀太行》，作者：河北省法轮功学员）◇








